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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鲁是浸润在文明肌理中的文
化大县。这里地处西辽河流域核心
地带，作为中华文明“满天星斗”
起源格局中的重要节点。移民文化
的坚韧、农耕文化的厚重与游牧文
化的豪迈在此交织共生，蒙古族的
长调与汉族的民谣婉转相融，马头
琴的悠扬与犁铧的铿锵共振共鸣，
多民族聚集碰撞出独有的文化音
符。革命英雄麦新的红色记忆浸润
着代代传唱的歌谣，热血与信仰在
岁月中沉淀为不朽的精神标识。而
世代居住于此的人们，正以笔墨为
舟，以心血为桨，吟唱着西辽河畔
跨越千年的文化传奇与新时代的奋
进之歌。

辽河源起续薪火，多元共生
润文心

西辽河的文化曙光自八千年前
延续至今，从“华夏第一村”兴隆洼
的聚落秩序到牛河梁遗址的祭坛、积
石冢所彰显的礼仪规制，从红山文化
的玉器雕琢到契丹辽文化的诗文传
承，多元文化的交融共生如西辽河水
般绵延不绝，为开鲁文学注入了不竭
的精神滋养。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高
洪波、苏星、李少白等文化名人从这
片沃土走出，以文字为媒，让西辽河
的草木清香、风土人情飘向全国，为
开鲁文学播下茁壮的种子。90 年代
后，方纲、王才、侯凤义等老作家接续
发力，尤以著作等身的方纲先生为精
神旗帜 —— 他集文学创作、书法艺
术、金学研究与麦新红色文化发掘于
一身，既深耕本土文化沃土，从西辽
河文化中汲取养分，又以开阔视野引
领一批中青年作家跻身自治区乃至
全国文坛，催生了备受文学界瞩目
的“开鲁文学现象”，让开鲁文学成
为西辽河文化版图上的亮眼标识。

近年来，开鲁县文联以组织重
构激活文脉传承的内生动力，重组
各文艺协会、重建作家协会，搭建
起“老带新、强扶弱”的创作梯队，
让文脉传承有了坚实的组织支撑。
老作家笔耕不辍，以岁月沉淀的笔
触书写人生感悟与时代变迁，字里
行间满是对这片土地的赤诚。中青
年作家崭露头角，以新锐视角捕捉
乡土新貌与文化脉动，用灵动笔墨
诠释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创作队伍
不断壮大，作品频频亮相《人民文
学》《诗刊》《星星诗刊》等全国各大
文 学 期 刊 ，斩 获 各 级 各 类 奖 项 无
数。这种薪火相传的文学传承，延
续 了 西 辽 河 流 域“ 多 民 族 共 创 共
享”的文化基因，让各民族文化在
文学创作中相互滋养、彼此成就，
在笔墨流转间凝聚起共同的文化认
同，共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

采风扎根接地气，文明探源
赋新篇

文学的生命力在于扎根大地、贴
近民心，在于从现实生活中汲取最鲜
活的养分。自 2020 年起，开鲁县文
联发起“开鲁作家采风行”活动，以

“紧抓西辽河文化脉络”为核心，组
织作家深入村屯田间、特色产业基
地、红色教育阵地，在家长里短的民
生故事中挖掘创作灵感，在泥土芬芳
的乡土气息中汲取文化养分，让文学
创 作 真 正 接 上“ 地 气 ”、充 满“ 人
气”。

保安农场里，90 后新农人庄小媛
放弃都市繁华与优厚待遇，和家人一
起承包 500 亩果树基地，用青春汗水
浇灌出漫山繁花，用现代理念激活乡
村产业。作家徐玉兰深受触动，创作
纪实文学《庄小媛的农家院》。西辽
河畔的夕照与四季流转的花果，在文
字中交织成新时代乡村的幸福图景，
被多家媒体和微信平台转发，读者留
言称赞“平凡质朴的语序里，藏着乡
村振兴的蓬勃力量，透着多民族共同
奋斗的温暖底色”；小街集镇的中科
羊草种子扩繁基地，科研人员与农牧
民并肩作战，在科尔沁沙地书写着

“点沙成金”的奇迹，齐润艳为这份
坚韧与坚守所震撼，写下诗歌《羊草
小镇》，发表于《散文诗》杂志，让沙
地变绿洲的奋斗故事传遍文坛；吉日
嘎郎吐镇的乡音乡愁、炊烟牧歌，化
作秦菲菲饱含深情的《我的家乡吉日
嘎郎吐（组诗）》，字里行间满是对故
土的眷恋；麦新镇、黑龙坝镇的红色
传说与民间故事，经曾烟、文润的细
致发掘与精心整理，成为传承革命精
神、延续文化记忆的文学载体，让红
色基因在新时代焕发生机。

2023 年，作为采风行活动的延伸
与升级，内蒙古作家协会 2023 年度
文学志愿服务重点扶持项目 ——

“文学点亮西辽河”系列活动正式开
启。志愿服务者与开鲁作家一同走
进哈民遗址，触摸新石器时代的房
址、墓葬与陶器，那些破碎的陶片上
仍残留着文明的温度，让作家们直观
感受“唯玉为葬”的古老礼仪文化与
多民族先民交往交流的历史印记。
探访孝庄园，在青砖黛瓦间探寻蒙古
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的脉络，在历
史遗存中读懂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的发展历程。农民诗人许海民感慨：

“这样的采风活动让我近距离触摸到
西辽河的文脉，那些沉睡的历史与鲜
活的现实碰撞，让我有了用不完的创
作激情，也更明白自己的笔要为这片
土地、为各族乡亲而写”。活动后续
举办的作品研讨会，专家与作家面对
面打磨稿件，字斟句酌间提升作品的
思想性与艺术性，一批优质作品被

《通辽日报》副刊以专版形式推出，
《星星诗刊》《草原》等核心文学期刊
相继刊发相关创作。开鲁文学由此
成为展现西辽河文化“担当奉献”精
神的生动窗口 —— 作家们用笔墨记
录沙地治理的坚韧、乡村振兴的蜕
变、多民族共居的和谐，让西辽河文
化在当代实践中焕发新生，更以文学
为桥，将个人情感、地域文化与民族
大义相连，铸牢休戚与共、荣辱与共、
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

文艺立奖树标杆，北疆放歌
向全国

以文立心，以奖励人，以品牌聚
合力，开鲁文学在坚守与创新中铸
就鲜明标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开鲁县
文联坚守“二为方向”和“双百方
针”，经县委、县政府批准设立“西
辽河文艺奖”，2023 年首届颁奖典礼
的举办，为 40 余位深耕本土、成绩
斐然的作者加冕，成为开鲁文学品
牌化发展的重要里程碑。终身成就
奖获得者方纲先生在获奖感言中深
情坦言：“这个奖项对于我来说，更
多的意味着责任与使命，西辽河滋
养了我的创作，我将以余生更大的
激情参与到开鲁文学创作中，和年
轻作家们一起走得更远、写得更好，
让西辽河的故事被更多人听见”；而
卓越奖颁奖辞则精准诠释了开鲁作
家的精神追求 ——“他们紧贴开鲁
这片热土，热恋西辽河的草木气息，
用手中的笔雕刻时光的印记、书写
人民的心声，他们的作品走出了开
鲁，走出了草原，走向全国，成为开
鲁文艺创作的中流砥柱，更成为西
辽河文化的鲜活代言人”。

奖项的设立与品牌的打造，进
一步激活了开鲁文学的创作热潮，
呈现出井喷式发展态势：方纲、燕
南飞、曾烟、王玉玲先后加入中国
作家协会，10 余人加入中国诗歌学
会、内蒙古作家协会，一支结构合
理 、充 满 活 力 的 创 作 梯 队 日 趋 成
熟。燕南飞的诗集《科尔沁笔记》
入 选 科 尔 沁 文 化 精 品 扶 持 项 目 ，
《蒙古马传奇》列入 2023 年内蒙古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重点文艺创作项
目，方纲与燕南飞合作的长诗《西
辽 河 长 歌》入 选 通 辽 市“ 两 个 打
造”暨“五个一工程”孵化项目。
文润长篇小说《神树街》获县委、县
政府重点扶持出版。一批标志性作
品成为开鲁文学的闪亮名片，让西
辽河文化以文学形式走向更广阔的
舞台。全县作家累计斩获由中国文
联、中国作家协会等各级部门主办
的奖项 200 余次，燕南飞摘得阿来
诗歌奖一等奖，授奖辞盛赞其“从
西辽河的神奇风物中，构建出带有

寻根意味的精神原乡，为‘天下游
子 ’重 返 心 灵 家 园 找 到 了 诗 性 途
径”，这份荣誉不仅是个人的成就，
更是西辽河文化的荣光。曾烟的组
诗《鹊的一生》被《诗刊》重点推出，
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
院长鄢冬评价其“传递着内蒙古大
地的民间传统与民间精神，用朴素
的诗心温暖人心、联结大地”，恰是
开鲁作家扎根乡土、情系民生的生
动写照。王玉玲以义合沙拉为创作
底色的作品频频亮相国内大刊，作
家任志鸿在评论中称其“带着独特
的‘义和沙拉特质’，在地域文化与
精神探索中形成了耐人寻味的艺术
风格”，让西辽河畔的小村落成为
文学世界里的独特风景。

为系统展现开鲁文学近年来的
创作成就，县文联先后选编《放歌
西辽河 —— 开鲁十年文学作品选》
《回眸西辽河（开鲁文学 2023——
2024 双年选）》两部作品集，从海量
公开发表的作品中优中选优，为读
者呈现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可读
性的文学读本，也为西辽河文化留
存了珍贵的时代记录。如今，开鲁
文学已成为西辽河文化的鲜明标识，
更成为西辽河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这些作品既承载着游牧文化
与农耕文化的交融记忆，彰显着红色
基因与时代精神的传承延续，让西辽
河文化的千年回响与新时代的奋斗
之歌同频共振，在中华民族文化的浩
瀚星空中绽放出独特光芒。

从辽河之畔的田埂地头到草原
内外的文学殿堂，从北疆大地的文
化沃土到全国文坛的广阔舞台，开
鲁文学正以独特的地域魅力与精神
张力走出内蒙古、走向全国，成为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文学
实践。它生动证明，各民族文化都
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都是
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唯有深深扎
根地域文明沃土，深耕民族团结进
步事业，将个人创作融入时代发展、
民族复兴的洪流，才能让文学之花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绽放
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开鲁文学的故事还在继续，西辽
河的歌声愈发嘹亮，他们将继续以
笔墨为翼，承载着西辽河文化的精
髓与中华民族的共同期盼，飞向更
远的未来，为西辽河文化建设写下
浓墨重彩的篇章，为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筑牢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学
力量。

（作者系开鲁县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党组书记、主席）

老哈河是一条古老的河流，古称乌候秦水，契丹
时期称为“土河”，元朝开始用蒙语“老哈沐沦”的称
呼，清代至今称为老哈河，沿岸群众称之为“老
河”。老哈河发源于河北省平泉县西北柳溪满族乡
七老图山脉的马盂山下，它不是一泉发源，也不是
一流泄出，而是无数条小溪从一面坡，一片草，一丛
丛白桦树底渗出。由此可见，老哈河的源头，在马
盂山真是无处不在，万源同聚。老哈河汇合山中从
四面八方渗出的水流，唱着歌儿、迈着潺潺的脚步
跑出了大山。

老哈河向东北流经赤峰市的宁城县，再沿着赤
峰东南部与辽宁建平县的边界，进入通辽市奈曼
旗。

仿佛是要奔赴一场千年的约会，老哈河在奈曼
旗不再涓涓缠绵，而是像一个顽皮的孩子，时而狂
野地奔跑，时而像温柔地散步，时而婀娜地舞蹈，
如同马头琴的银弦，淙淙流淌，欢快跳跃，在奈曼
旗的草原上滋润着萋萋芳草，催开了簇簇鲜花。在
草原上流淌了 62.5 公里后，老哈河与西拉木伦河相
会后，承载着奈曼旗无尽的历史积淀，衍生了无数
动人的传说。

老哈河流域人类文明历史悠久，创造出新石器
时代“红山文化”的先民们就曾生活在老哈河河
畔。无论是红山文化时期还是春秋战国时期，山
戎、东胡等古代先民在这里生息，但凡在人类历史
上存在的民族，几乎都有着传奇般的起源。经过世
世代代的口耳相传，融入了每个族人的血液，成为
这个民族最重要的精神信仰，最有名的传说就是契
丹的起源的传说。

很久很久以前，一位骑着雄健白马、云游四方
的神人行至此处，被眼前这片莽莽草原所吸引，他
松开缰绳，信马由缰，沿土河（老哈河）从上游顺
河东行。一位久居深宫的天女，耐不住高处不胜
寒的寂寞，决定降临人间。她坐上青牛车，从“平
地松林”沿潢水顺流而下，欣赏人间美景。一路陶
醉的神人与天女，在两河汇合的木叶山，出现在彼
此的视线中，美景、佳人……二人一见钟情，于是
结为夫妻，放开马缰，卸下牛车，就在这片山前草
原上定居下来。神人和天女共生育了八个儿子，
这八个孩子各自繁衍，最终壮大成为契丹的八个
部落。

神人与天女的相遇，青牛与白马的传说，最初
是在契丹族内口耳相传的，后来被整理成文字并保
留了下来。契丹族人对此深信不疑。每有军事活动或是春秋的
祭祀，必用白马青牛作祭品，以此表达对祖先的敬意，这一习俗一
直流传到现在。辽太祖阿保机建国后，还在木叶山修建了始祖
庙，“奇首可汗（传说中的神人）在南庙，可敦（天女）在北庙，绘塑
二圣并八子神像”，每年按时供奉；而在战争之前，契丹人也必定
在这里祭告祖先，祈求保佑。

在文学作品中，老哈河出现在苏颂的诗歌中——
过土河

[ 宋 ] 苏颂
长叫山旁一水源，
北流迢递势倾奔。
秋来注雨瀰郊野，
冬后层冰度辐辕。
白草悠悠千嶂路，
青烟袅袅数家村，
终朝跋涉无休歇，
遥指邮亭日已昏。

苏颂是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 年）与著名改革家王安石同登进
士及第后，一生从政五十余载，苏颂既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外交
家、文学家、史学家，还是一位鲜为人知的科学家，他曾经两次使
辽，虽然不清楚他是不是从奈曼旗这里的“土河”经过，但是老哈
河两岸美景却跃然于纸上。

一个稻花飘香的季节，我来到了苇莲苏乡西奈曼营子村。老哈
河就是从这里流入奈曼旗。站在河边，我一边唱着“老哈河水长又
长，岸边的骏马拖着缰，美丽的姑娘诺恩吉雅，出嫁到遥远的他乡
……”，一边掬起清澈的河水，零距离地感受着奈曼旗的这条母亲
河。这一处河段水不深，河面也不算宽，大约有四五米的样子。昔
日奔腾咆哮的老哈河此时河水缓缓地、温柔地流着，河水润泽了两
岸肥沃的土地，而这里生产的大米早已成为奈曼旗的一张名片。

诺恩吉雅的传说，描述了诺恩吉雅传奇般的经历与老哈河紧
紧地联系在一起。诺恩吉雅的父亲——德木楚克道尔吉，是清代
奈曼王府第十一任王爷德木楚克扎布的亲弟弟。自幼生长在科
尔沁沙地与草原上的诺恩吉雅，天真烂漫，充满童真。她追逐潺
涓的小溪，热恋碧绿的草地，拥抱金色的太阳，在浓重的草原气息
中度过了无忧无虑的少女时光。 时光荏苒，诺恩吉雅长成了婷婷
玉立的大姑娘，娇羞的红晕映在脸上，犹如含苞待放的桃花。

当时，各辖区旗公署官员总频繁聚会。聚会期间，诺恩吉雅的
父亲德木楚克道尔吉看中了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旗王爷布仁巴
特尔的长子包德毕力格，便想把诺恩吉雅许配给他，于是便促成
了这门婚事。在充满蒙古族婚俗气氛的送亲迎娶盛典中，诺恩吉
雅远离故土 ,远嫁到锡林郭勒。

春来秋往，蝉鸣鸟唱，风声雨声伴着河流的水声，激荡悠长。
久别故乡的诺恩吉雅遏制不住思乡的情感，曾无数次地爬上高耸
的山峰，遥望着东方，呼唤亲人，呼唤故乡……《诺恩吉雅》之歌，
是民间根据这一史实创作出来的，最初始传于奈曼旗老哈河一
带，后广为流传于内蒙古草原。诺恩吉雅是草原民族圣洁朴实美
丽的化身，诺恩吉雅的故事因而被人们用沉浸着思念优美抒情的
曲调进行传颂，从古至今。

今翁牛特旗白音套海苏木的四十八顷村，地处老哈河南岸，相
对于白音套海苏木多地处老哈河北岸来说，四十八顷村属于一块
儿“飞地”。至于这块儿“飞地”的来源，人们传说是由奈曼王爷嫁
女儿到翁牛特王爷儿子时陪嫁的牛犊子羊羔子牧地。据传说奈
曼旗第十二任扎萨克多罗达尔罕郡王任职约四整年，那么，他出
嫁女儿是在那一年？综合分析传说中的故事，初步定位奈曼旗王
爷是在同治六年（1867 年）出嫁的女儿，并且划拨陪嫁了今四十八
顷村的土地。王爷的女儿出嫁的时间与传说中的诺恩吉雅的年
代相近，只不过出嫁的地点不一致。如今，诺恩吉雅已经是奈曼
旗蒙古族人民热爱家乡、思念家乡的象征，成为远离家乡的游子
的精神象征。

站在老哈河岸边，仿佛看到母亲的性格。虽然岁月苍老,但却精神
依旧,总是那样坚强,那样地生生不息,从
沙浆汇成涓流,由涓流聚成小溪,由小溪变
成大河。奔泻无羁，一路向东，在 1430公
里的流域上绵绵不绝，散发着勃勃生机。

当“四洮铁路”这个名字在现代
交通图上悄然隐去，它曾经在通辽大
地上刻下的辙痕，却从未真正褪色。
这条通辽大地上的第一条铁路，像一
条隐于时光的绸带，由四郑（四平街
至郑家屯）、郑洮（郑家屯至洮南）、郑
通（郑家屯至通辽）三段精巧连缀而
成。这条在亘古荒原上诞生的近代
工业文明的产儿——四洮铁路，自
1917 年 4 月 15 日破土动工，至 1923
年 11 月 11 日贯通，在辽北大地上蜿
蜒伸展了六个春秋。后来，在日伪统
治时期的 1934 年，四洮与洮昂、昂齐
铁路相拥，化作平齐铁路的一段历史
记忆。而今，四洮铁路早已融入在现
代通辽铁路人的口中的平齐铁路，它
被通辽铁路人分别以南平齐与北平
齐称呼之，在铁路调度指挥机关的调
度台前仍然延续着温热的脉动。

而保康站，便是这条百年铁路上
一颗蒙尘却依旧温润的明珠。 1923
年，当它以“衙门台站”的名义在这片
土地上扎根时，620 平方米的站舍便成
了工业文明写给科尔沁草原的第一封
书信。1936 年 的 8 月 9 日，它更名为

“保康站”。从此，保康这两个字便如
烙印般，随着铁轨的震颤和蒸汽机车
的轰鸣，融入了岁月的肌理。如今，伴
随着百年时光的流转，它已是四洮铁
路线上唯一的一座保存完好的老站

舍，它像一位沉默的老者，在千里铁道
线上守护着百年铁道的风霜雪雨。

这颗明珠的重现，带着几分“众里寻
他千百度”的传奇。当平齐铁路在新世
纪的电气化改造中，沿线的老站舍如风
中残烛般渐次消逝，人们几乎以为，那段
与铁轨共生的岁月已无迹可寻。直到
2024年开始的全国第四次文物普查的春
风拂过，通辽车务段党委组织科长王志
宏女士的一句关于保康站百年水塔与古
柳的低语，才为寻觅者点亮了一盏灯。

2024 年 6 月一个微风拂面的日
子，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文
物普查核查组成员的脚步踏上了科
左中旗的土地，来到了这座近代工业
文明落户科尔沁草原的成果保康车
站。在考察过那座见证了蒸汽时代
的百年水塔后，当目光投向新站舍南
侧那棵被传说缠绕的百年古柳时，树
下一排带着民国风骨的建筑忽然撞
入眼帘。门楣上，“保康”二字在时光
的打磨下依然清晰，像久别重逢的故
人，在光影里轻轻颔首。站长的话语
解开了谜底 ——2014 年至 2019 年的
平齐铁路电气化改造中，新站舍在老
站舍的北侧崛起，而这老站舍，竟被
小心翼翼地留存下来，唯有屋顶的彩
钢瓦，展示了些许现代建筑的痕迹。

于是，保康站便成了四洮铁路遗
存的集大成者：百年前的老站舍、蒸汽

机车水塔、站台古柳，三者相依相伴，
构成了一幅立体的工业文明画卷，在
通辽大地上独树一帜。那水塔正走在
申报文物保护单位的路上，而站舍与
古柳，则如沉默的证人，诉说着近代工
业文明叩响科尔沁草原的往事。

回溯当年，四洮铁路的诞生，带着
几分无奈的宿命。作为国有区段铁路，
它若想将沿线货物运向港口或输入关
内，便不得不与满铁控制的南满铁路在
四平街交汇，如同一条被迫输送养分的
支流。更因修建时借了日本贷款，虽然
由中国人担任铁路局长，但掌握铁路运
输、线路及资金管理的车务、工务、会计
三处之处长却落入日本人之手，这条钢
铁轨道，便成了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深入
洮儿河以南的罪恶触角。

那时的四洮铁路，像一条被缚的长
龙。四洮铁路沿线的物资若想北出欧洲
需绕道齐齐哈尔，借道俄（苏）控制的中
东铁路，在满洲里站或绥芬河站出境，
亦或经中东铁路转俄国西伯利亚大铁路
经海参崴出口，漫漫长途，步步受制。
这种被日俄两国掣肘的屈辱，直到京奉
铁路打通支线汽笛的长鸣才渐渐冰释。

1927 年深秋，打虎山至通辽的铁轨
铺到了通辽城区。当年 10月 24 日，四
洮铁路郑通支线通辽站与京奉铁路打通
支线通辽站的铁轨在一声清脆的对接声
中相连，仿佛两脉气血终于贯通。随

后，在北洋政府交通部的擘画下，京奉、
四洮、洮昂乃至后来建成的昂齐铁路次
第实现联运，东北铁路西部大干线就此
成型。四洮铁路及其以远的洮昂、昂齐
铁路的货物得以在通辽与京奉铁路联
运，沿京奉铁路南下入关，或经京奉铁
路沟营支线（沟帮子至营口）直抵营口
港，这条自主的钢铁动脉，终于在与日
本控制的南满铁路的博弈中挺直了腰
杆。据日本“满史会”编著的《满洲开发
四十年史》记载，1929年至 1931年间，南
满铁路因客源货源锐减，年收入竟以千
万日元计下滑，这组冰冷的数字背后，
是民族铁路艰难抗争的滚烫温度。

保康站，作为四洮铁路在通辽境内
的重要车站，其经济辐射的脉络曾延伸
至广阔的原野。它见证了这条铁路的
荣光与屈辱，参与了与外来势力的无声
角逐。如今，百年光阴在站舍的砖缝里
沉淀，在古柳的年轮里生长，它不仅是
四洮铁路的“活化石”，更是西辽河文
化与近代工业文明相拥的地标，是科尔
沁草原上一道永不褪色的工业印记。

当列车的汽笛声再次掠过这片土
地，保康站老站舍的身影在阳光下显得
愈发清晰，它既是近代工业文明落户通
辽的地标性建筑，也是镌刻在科尔沁大
地 上 的
铁 路 记
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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